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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泛第三极地区主要包括了青藏高原和其北侧的亚洲内陆干旱区，西至高加索等山脉，

东至黄土高原西部。该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史前和历史时期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

不同民族和多种文化历经了复杂而长期的接触、交流、冲突、融合和沉淀，开辟了东西方

文明交流的便利通道，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研究泛第三极地区人类扩散、

人类活动、环境变化和丝路文明兴衰及其相互关系，分析这一关键区域的社会环境发展规

律，对于增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认同、揭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自然和社会演

变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同时也将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

决策参考。泛第三极地区人类活动历史、文明演化过程及其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应当成

为我国的重点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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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极地区是指亚洲中部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山高原地区，西起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

山脉、东到横断山脉，北起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区，面积约 500 多万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超过 4 000 米，被誉为世界屋脊，是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

区，也是“一带一路”核心区及其气候环境变化的驱动区。泛第三极地区以第三极为中心从东

西南北不同方向辐散，但主要是东西方向扩展，西至高加索等山脉，东至黄土高原西部，面积

约 2 000 多万平方公里（图 1），涵盖 30 多亿人口，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是世界四大古老

文明的发源地。泛第三极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至少从生理学上的现代智人在欧亚大陆的扩

散和发展开始，经过漫长的自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民族和多种文化历经了复杂且长期的文

化交流融合，培育了这片欧亚文化、宗教、政治、经济交汇融合的连绵不断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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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研究进展
Progress of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ibetan Plateau, China

丝绸之路与泛第三极地区
人类活动、环境变化和丝路文明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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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研究进展

泛第三极地区实际上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及其北侧的

亚洲内陆干旱区。而在青藏高原内部，又可以分为季风

区和非季风区。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分界大致沿河套地区

至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然后过青海湖西北经高原中部

32°N 一线西伸至印度河谷[1]。

泛第三极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度重合。“一带

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即“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新的国际

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下提出的国家倡议，也是泛第三极地

区发展的新机遇。2013 年 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中亚四国，首次提出共同建设跨欧亚“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构想，这一创新的大合作模式将重现丝路文明的

辉煌。“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我国

沿线各省区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社会发展、生态环

境建设等方面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泛第三极地区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也是极其重要的生态屏障，

其资源环境状况对我国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同时也关乎到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目标的实现。

研究泛第三极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类活动、环境

变化和丝路文明兴衰及其相互关系，分析这一关键区域

的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规律，

对于增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认同、揭示丝绸

之路沿线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自然和人为因素，以及从

“由古知今”的角度确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对策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同时也将为该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

参考。

图 1　泛第三极地区地形图示及文中提到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
虚线给出了泛第三极地区的大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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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泛第三极地区的人类活动

1.1 旧石器时代

泛第三极地区的人类活动历史悠久，是除非洲以外

欧亚大陆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的地区，并且是早期人类扩

散与交流的重要区域（图 1）。格鲁吉亚的 Dmanisi 遗

址出土了距今1.9 Ma（“Ma”为“百万年”）的人骨化

石，是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最早证据。印尼的爪哇人，是

直立人到达东南亚的最早记录。塔吉克斯坦的 Kuldara 遗

址是早期人类在中亚地区留下的最早足迹。中国北方泥

河湾盆地的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遗址，秦岭北侧的

蓝田人（公王岭）遗址，中国南方的元谋人遗址，是东

亚早期人类活动的最早代表[2]。由此可见，早期人类走

出非洲之后在欧亚大陆东侧快速扩散，在辽阔的欧亚大

陆，人群交流始终存在，并未因为高海拔的青藏高原、

帕米尔高原和干旱的中亚沙漠区而相互隔绝。因此，泛

第三极地区不仅是早期人类生活的家园，也是早期人群

扩散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晚更新世，生理上的现代智人最先在非洲东部出

现，距今 10 万年左右开始向欧亚大陆扩散，距今 6 万年

前后到达澳洲大陆，晚更新世晚期现代智人到达美洲大

陆，并于更新世末期登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南

美洲脊梁”安第斯山。晚更新世，泛第三极及其周边地

区人类活动强度增加，遗址数量增多，但呈现出人群复

杂、文化多样的特点。相较于欧洲，东亚地区人类化石

地点较少，考古遗址数量较多，在人类演化和扩散方面

争议较多。已知阿尔泰山地区同时存在尼安德特人和丹

尼索瓦人，而中国境内则有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许家窑

人，带有强烈本地连续演化特征的许昌人，存在较大争

议的广西智人洞和湖南道县现代人，以及有形态和基因

支持的田园洞现代人等，显示晚更新世该区域同期并存

多个区域性人群。此外，从石器文化角度来看，晚更新

世阿尔泰和蒙古地区以莫斯特和石叶技术为主，而中国

北方则以传统的小石片石器工业为主，但在少数遗址，

例如宁夏水洞沟、呼玛十八站、新疆通天洞等，也出现

了西方的勒瓦娄哇、莫斯特和石叶技术因素[3,4]。该区域

晚更新世人群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现代

智人起源和扩散研究的主要争议地区。目前的发现，使

经典的非洲起源说受到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因此推测现

代智人走出非洲时间可能更早。然而，也有可能，亚洲

的直立人在晚更新世早期演化成现代智人，于寒冷的冰

期向南迁移，并沿冰期时可能曾是开阔森林环境的现代

南亚茂密雨林向西迁移，扩散到非洲，然后再次走出非

洲。另一方面，已经进化到较为发达的、具有智人特征

的亚洲直立人向西扩散到欧洲演化成早期智人尼安德特

人[5]。只有这种“先出亚洲，再出非洲”模型，才能更

好地解释为何现代智人出非洲后，能够与尼安德特人、

亚洲本地人融合发展。当然，这一假说尚需要更多的考

古和遗传学证据，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无论是

原始智人出亚洲说或者现代智人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

和澳大利亚，都会面对泛第三极环境及其变化带来的影

响。

泛第三极地区，特别是青藏高原，在人类对高海拔

环境适应研究中意义重大。青藏高原海拔高，氧气稀薄，

寒冷干燥，动植物资源相对单调，从而对人类生存造成生

理和生计两方面的挑战。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中，必须完成对高海拔环境的自身生理适应和技术适应。

已有研究显示，史前人类最早于距今 1.5 万年到达青藏高

原东北部，主要遗址集中在青海湖盆地。史前人类在青藏

高原南部地区出现的时间可能相对较晚，目前已报道存在

地层的邱桑遗址的年龄还存在较大争论[6,7]。在全新世中

晚期农牧业到达青藏高原之前，古人类在高原上以季节性

狩猎采集为生[8]，并存在长距离大范围迁徙。但是，也有

研究显示史前人类在到达青藏高原的时间可以早至末次盛

冰期之前，主要得到基因研究的支持[9]，而相关的考古遗

址均由于缺乏可靠测年而受到质疑[10]。在青藏高原开展更

系统的考古调查和相关研究工作是进一步了解青藏高原

古人类活动历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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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泛第三极地区东西方史前人群扩散、跨大陆文化交流及陆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图例
古代丝绸之路
（公元前 21世纪—公元 16 世纪）

高原丝绸之路
（公元 7 世纪—公元 20 世纪）

史前跨大陆交流可能路线
（公元前 3 千纪—公元前 1 千纪）

史前人群（基因）扩散
（公元前 6 千纪—公元前 1 千纪）

城市 青铜时代早期遗址

0 400 km 800 km

1.2 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约 10 000 BP（“BP”为

“距今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亚大陆的东西

两侧出现了两个世界最早的驯化中心[11,12]。小麦、大麦和

家畜牛、羊驯化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而水稻和粟

（谷子）黍（糜子）则分别驯化于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

域。农业起源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技术革新之一，

促使人类从狩猎采集和迁徙向农业生产和定居的方式

转变。其结果是人类生育周期的缩短和存活率的上升，

并依靠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农

业革命促使驯化中心的人口快速增长，并向周边地区扩

张，同时推动技术的扩散和文化的传播，对欧亚大陆的

新石器—青铜文化的整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石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体

现之一，是农业技术元素（农作物、家畜）的跨大陆传

播，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史前食物全球化[13]。由于农作物

和家畜遗存可以用 C14 测年，通过总结对比欧亚大陆史

前遗址植物考古和农作物遗存直接测年结果，可以梳理

新石器—青铜时代跨大陆文化交流的历史。根据目前的

结果，可以将史前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分为 3 个主要阶

段[14]：（1）10 500 BP—4 500 BP，东亚起源农作物（粟

黍）和西亚起源农作物（小麦、大麦）交汇前的传播与

扩散，未出现明确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信号；（2）4 500 

BP—3 500 BP，在中亚东部的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西北地区

最早出现东西方作物的交汇（图 2），是跨大陆东西方交

流的初级阶段；（3）3 500 BP—2 200 BP，东西方作物混

合利用的范围已扩散至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是跨大陆文

化交流的强化阶段，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

重要基础。

除农业元素外，欧亚大陆史前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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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留下了多方面印记，包括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彩陶和

西方文化特征的青铜器、权杖头、珠料装饰（青金石、

绿松石等）、土坯建筑技术等，因此史前时代的东西方

交流路线还被称为“彩陶之路”“玉石之路”等。农业

和游牧经济的兴起和扩散还推动了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和

扩散，对当今世界的民族和基因分布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该时期欧亚草原游牧经济的兴起和强化，很可能是

推动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群扩散的重要因素[15]。

欧亚大陆史前时代晚期跨大陆的文化互动，促成了

公元前 2 世纪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并成为历史时期东西方

文化交流最主要的陆路通道（图 2），为人类文明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16]。学术界一般将公元前 138 年张骞出使

西域视作是丝绸之路开辟的标志，其将东亚和中亚联系

在了一起。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公元

前 323 年）建立的帝国已经覆盖了丝绸之路西端的大片土

地[17]。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横跨欧亚大陆的交流网络得以

贯通，将中国和中亚、西亚与欧洲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了一

起。

2 泛第三极地区环境变化

2.1　泛第三极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化历史

晚白垩纪—晚始新世（126 Ma BP—38 Ma BP），

亚洲中部干旱区大部分地区先后被特提斯海和随后的副

特提斯海占据，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尚未隆升到现今

高度和规模，在两极无冰的温室气候背景下，亚洲中部

存在一个东西向带状分布的干旱-半干旱区，反映了行

星风系控制的干旱-半干旱环境[18]。至 38 Ma BP，横亘

亚欧大陆内部的副特提斯海自中亚最终退出，亚洲内陆

干旱环境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根据干旱度和干旱区分

布范围的不同，可将这一漫长的干旱化过程划分为初始

干旱化、干旱化的显著加剧和现今干旱环境格局最终形

成 3 个阶段。

始新世晚期（38 Ma BP—34 Ma BP），中亚地区干旱

环境开始形成，这一过程在始新世—渐新世之交达到顶

峰。晚渐新世—早中新世（26 Ma BP—22 Ma BP），是干

旱化加剧的阶段。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已隆升到一定

规模，黄土高原西部[19]、准噶尔盆地等地广泛发育风成

黄土。晚上新世—更新世（8 Ma BP—2.4 Ma BP），北极

冰盖开始发育，中亚最西部的伊朗黄土高原和中部的塔

吉克盆地开始大规模发育黄土—古土壤序列，塔克拉玛

干沙漠开始大规模扩张。中、晚更新世（1.2 Ma BP—0.6 

Ma BP），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等

众多内陆沙漠的出现，标志着现今干旱环境格局的最终

形成。

2.2 泛第三极地区晚第四纪环境变化与环境现状

泛第三极地区人类活动深受第四纪环境变化的影

响。目前，泛第三级地区较高分辨率的环境演化序列主

要来自湖相沉积，例如里海、巴里坤湖、青海湖等，这

些研究显示泛第三极地区的环境在末次间冰期以来经历

了大幅度变化，对全球变化有明确的响应。冰芯方面，

对西昆仑山古里雅冰芯过去 125 ka（“ka”为“千年”）

研究较为详细[20]，其氧同位素序列仍是迄今为止该区域

末次冰期旋回温度变化的最好记录。黄土方面，来自中

亚和新疆的黄土记录都有陆续发表。

已有的古气候研究显示，在冰期—间冰期尺度，

亚洲中部干旱区气候变化与东亚季风区总体一致。例

如，塔吉克斯坦南部 Chashmanigar 黄土剖面（38.4°N，

69.8°E）研究显示，近  1.77 Ma 以来的黄土—古土壤

序列总体可以与我国黄土高原如灵台剖面（35.0°N，

107.5°E）的黄土—古土壤序列有很好对比：干冷的冰期

沉积黄土，而暖湿的间冰期发育古土壤；两者可能最终

均由全球冰量变化所驱动[21]。而对于全新世内陆干旱区

的气候变化，前人曾注意到内陆干旱区气候环境演化规

律与季风区不同，在当时的测年和技术手段下，认为末

次间冰期以来存在“冷湿—暖干”的水热配置型式[22]。

近年来，随着测年精度的提高和可靠代用指标的

使用，对亚洲内陆干旱区气候环境变化特殊性的研究

进一步深入。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末次冰期不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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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区还是西风区都表现为总体干旱的气候状况[23,24]。

Chen 等[1]利用亚洲内陆干旱区 12 个高质量的湖泊记录

进行集成，发现其早全新世气候干旱，多数湖泊仅形成

于 7 ka BP —8 ka BP 以来，中、晚全新世出现高湖面，气

候更为湿润；该结果也得到了后来基于孢粉资料的综述

的支持[25]。中亚干旱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与季风区不

同；且其特殊性不仅限于水热配置与季风区相反，而可

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湿度“错位相”变化。

近年来发表的新疆黄土—古土壤记录显示[26]，全新

世早期气候干旱，以黄土堆积为主；自 6 ka BP 开始气候

呈现逐步变湿的趋势，发育 4 层表征相对湿润气候的古

土壤，且成壤最强的古土壤发育于晚全新世。晚全新世

的古土壤甚至在伊朗都有发现。气候环境的湿润期出现

在中晚全新世，对亚洲内陆干旱的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3 泛第三极地区环境变化与丝路文明的兴衰

丝绸之路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史前至汉代是

丝绸之路的萌芽期，这一时期，古代文明首先在两河流

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北方出现。随着文化的传播和交

流，以及晚全新世气候的改善，距今 4 000 年以后，新疆

等地的文化得到快速发展[27]，而农业技术的交流与革新

最终促使来自于黄土高原的先民在距今 3 600 年以后永久

定居到青藏高原[28]。这些农牧混合定居点的出现，为丝

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我国汉代（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0 年）是丝绸之

路开通和兴起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3—5 世

纪），丝绸之路受政局动荡的影响而时断时续，位于欧

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继分裂，但中亚地区

楼兰、焉耆、龟兹等古国兴起，丝路沿线文明仍有所发

展。公元 6—9 世纪，气候相对湿润，唐帝国和阿拉伯

帝国兴起，丝路沿线古文明达到空前的繁荣，丝路发展

和跨大陆文化交流也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公元 10—12世

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海上丝路

的开辟，陆上丝路的重要性逐渐降低。13 世纪，年代

际湿润多雨的时期促使蒙古帝国兴起，又使得陆上丝路

一度有所复兴。公元 1453年，横跨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

国灭亡，取而代之的奥斯曼帝国阻断了亚洲和欧洲的联

系，成为导致丝绸之路西段文化与中国交流中断的重大

事件，欧洲各国被迫通过开辟新航路获得更多的贸易机

会，进而促进了地理大发现（公元 15—17 世纪），以及

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至公元 1539 年，边患频仍加

上小冰期气候的影响，明王朝国力衰减，随着嘉峪关的

关闭和“闭关绝贡”政策的实施，丝绸之路东段的文化

交流趋向低谷，传统丝绸之路全面走向衰落[29]。

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使人类在横跨欧亚大陆的

长距离、大规模文化交流出现了质的飞跃，对人类社会

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的东西交

流伴随着理念、技术、宗教和疾病等的传播，也伴随着

贸易活动和人群的迁徙。中国的丝织品、漆器、茶叶和

瓷器等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这些地区的农产品（甘

蔗、葡萄、胡桃等）、金银器、香料、玻璃器等传入中

国，对丝路沿线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发明技术也随丝路交流传入西方，加速了武器

制造、航海技术等的发展，为新航路的开辟奠定了基

础。丝路的发展为佛教、祆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宗

教传播提供了便捷通道。譬如，公元8世纪时，伊斯兰

教开始进入中亚；10 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喀什地

区；16 世纪时取代佛教成为天山以南的主要宗教。随

着泛第三极地区交流程度的增加，一些疾病也得以大范

围传播。例如，14 世纪时，里海地区黑死病暴发并向

西传播至阿拉伯半岛和欧洲，导致欧洲损失了 1/3 的人

口。此外，丝绸之路还是人群扩散与融合之路，历史时

期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民族沿丝绸

之路大规模迁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亚大陆人群的空

间布局，甚至连南亚的印度都深受亚洲中部社会变化的

影响，其最后王朝莫卧儿王朝皇家自称是蒙古后裔。总

之，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人类活动是推动近 2 000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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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并深刻影响了现今世界的政治

经济格局。

4 研究展望

古代丝路的兴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

的借鉴。这其中，有成功之处，也有许多深刻的经验教

训。例如位于罗布泊的楼兰曾是一个以畜牧和渔猎为

主、兼有屯田农业的古国。根据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楼兰出玉，多葭苇、柽

柳、胡杨、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可当唐朝高僧玄

奘取经归来时，却看到楼兰“城郭岿然，人烟断绝”。

这种悲剧性的变化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类

活动的影响。从新旧石器文化、现代智人扩散、早期农

业传播引起的东西方社会发展到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变迁

角度，开展泛第三极地区丝路文明兴衰过程、社会变

迁、环境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研究，有助于认识这一人类

活动悠久且环境变化剧烈地区人地关系演化的轨迹和规

律，进而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决

策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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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nefit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to built mutual trust and cultural identity. Such study has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providing th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Silk Road. 

Keywords     Pan-Third Pole region, human activities,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environmental change, 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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